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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本版责编 刘 茜

用 一 生 践 行 对 戏 曲 的
——十卷本《郭汉城文集》编者的话

郭汉城先生是戏曲理论大家，戏曲“前海学派”的奠基者、掌舵人之一，在戏曲理论界有着崇高的威望，同时也

是诗人。他已有103岁高龄，但仍然心系其钟爱的戏曲事业，不断激励后辈，只争朝夕。“我的一生愿意为戏曲事业

献身。”话很容易说，笃行却极难，郭汉城先生从走遍中国各剧种的各剧团，深入各地戏曲基层单位实地考察，到与

张庚先生共同主编《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从创建“前海学派”，改编戏曲剧本，到反对现阶段出现的戏曲

“消亡论”，真正用一生践行了对戏曲的“承诺”。

春节前夕，本报第25期“艺海问道”文化论坛对郭汉城先生的治学精神、学术态度和丰硕成果等作了深入研

讨，而十卷本《郭汉城文集》也即将于近日面世，这对戏曲理论界乃至整个戏曲界来说，都是一桩盛事。该《文集》反

映了郭汉城先生在戏曲工作中的各个方面的情况，包括理论研究、戏剧评论、剧本创作、诗词创作，是全方位了解、

学习、研究这位戏曲理论界代表人物的权威著作，也必将为中国戏曲理论的建设与发展增添强劲动力。因此，本版

特将《郭汉城文集》编者的话刊出，以飨读者。

承 诺

郭汉城 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学艺

术联合会荣誉委员、第一届“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获

得者。长期从事戏曲理论、评论工作，同时进行戏曲剧本

创作和格律诗创作。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与张庚共同

主编了《中国戏曲通史》和《中国戏曲通论》，在国内外产生

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已出版的著作有《郭汉城文集（四

卷）》《戏曲剧目论集》《淡渍堂诗抄》《郭汉城诗文戏曲集》

《并辔集》《淡渍堂三种》《当代戏曲发展轨迹（增订本）》

等。此外，主编及与人合作主编了《中国十大悲喜剧》、十

卷本《中国戏曲经典·精品》《京剧百科全书》等一系列学

术性书籍。

一

郭汉城先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今年 103

岁，一生从事“戏曲改革”工作。长期以来，先生结合工作

实际，撰写了大量文论、诗词、剧本，辑合成为现在的十卷

本《郭汉城文集》（以下简称《文集》）。《文集》中的文章，在

“戏曲改革”的各个阶段，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先生为文，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

指导，密切联系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不断推动戏曲事业向

未来前进，形成理论结合实际、目的显明的特点。在《文

集》中我们看到，这个特点不是偶尔的、个别的，而是自觉

的、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呈现。认识了这个特点，就掌握

了先生文章事业的精神实质。2015年，先生的《淡渍堂三

种》收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先生在《自序》中说

过这样一段话：“我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常常感到这三

种文体（戏曲文论、剧本、诗词）形式虽然不同，但目的是

一致的，可以说是‘体异而意同’。”先生所说的“意”是什

么？细细揣摩起来，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即是热爱中国文

化，敬畏中国文化，把古老的民族文化现代化，使它发扬

光大，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有了这个基本相同

点，可以超越文体的不同而融会贯通，起到相互参照、相

互印证的作用。”先生“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

作”的为文态度，“十卷文章传于世，一片丹心献梨园”的

治学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先生为我们奉献了一

笔具有中国特色的宝贵文化财富，这个财富必会转化为

培养中华文化优秀后备军的材料之一。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在《文集》中，也包括了一

部分专家学者对郭汉城先生的评论及与其交往的文章。

此种结构并不是一种虚饰，也不是拼凑，因为这些文章或

可看成《文集》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也是《文集》的一个特

色，以便于读者全方位了解先生为人、为文的思想境界。

二

《文集》内容虽丰富，但总的来讲，体现了汉城先生的

四种治学精神。为了避免冗长，尽量约略介绍。

（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中国戏曲，在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庞

大的整体，是包含了 300多个从古典戏曲到民间小戏的剧

种体系，它有着数以几万计的丰富多彩的剧目。这些剧

种、剧目在流变过程中，都带有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和地域

特色，渗透着广大人民的思想感情。要进行戏曲研究，不

掌握这些普遍的事实，是根本无法进行的。所以说，对戏

曲进行深入、认真的调查研究，是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中

国戏曲这种民族艺术的“第一要义”。新中国成立以来，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戏曲的调查研究工作，除了日常工作

以外，大规模的调查工作至少有以下几次：一是福建的南

戏调查；二是编撰《中国戏曲志》时的全国性调查；最近一

次是全国地方戏曲剧种调查。每次调查都起了重大的作

用，尤其是最近一次。戏曲改革经过了很长时间，情况变

化大，需要重新掌握、重新认识，以使我们的政策、措施更

符合新时代的要求。对此，先生振奋大呼：“功德无量，我

举双手赞成！”

戏曲的调查研究，有多种门径、多种方式。然而，最

便捷、最直接的一种，就是“看戏”。在戏曲改革工作队伍

中，先生是看戏最多者之一。翻开《文集》，可以看见许多

带着生活气息的经验的“理论升华”：看见“人民性”在继

承中发展，看见民族审美意识在不断提升，看见戏曲新生

事物（现代戏）从简单的“旧瓶装新酒”、个别程式的改造

到运用戏曲艺术规律表现现代生活……这些总结和分

析都是在“看戏”的基础上完成的。与此同时，还看到一

些不合时宜的旧审美观念衍化成新美学理念，如《薛刚反

朝》《琵琶记》等，是以新的美学理念进行阐释的较为成功

的剧目。先生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这成为批

判各样的“左”或“右”的错误倾向，诸如庸俗化、概念化、全

盘西化、历史虚无主义、拜金享乐主义等的有力的理论支

撑，同时也捍卫保护、发扬光大了我们的优秀民族文化。

（二）继承发展的革新创造精神

在《文集》中，“继承、发展、创新”是一个最普遍的论

题。三者是辩证的关系。“继承”是出发点，没有继承何来

发展？“发展”是必由之路，不发展哪来创新？“创新”是目

的，是归宿，因而也是“关键”中的“关键”。“创新”的总源

头是生活的历史长河，它是按规律运行的。它广阔而迂

回，枝枝杈杈，顺势前进，它不是冲决山川，落屋沉梁。所

以必须谨慎处理三者的关系，按规律办事，才能达到目的。

对于“继承、发展、创新”的关系，汉城先生从生活与艺

术这个角度上，做了大量的论述，归纳起来有以下四点：

1.生活决定艺术。生活是第一性的，艺术是第二性

的。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对任何艺术都适用。

2.生活决定艺术并不意味着艺术是消极的，无所作

用的，它反过来有影响生活的作用。也就是说，艺术与生

活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在这种独立性中，就包含着必须

继承并在继承中发展的道理。

3.戏曲艺术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它有一个完整的程

式系统和辩证形态，这构成了戏曲的民族特点和时代风

貌。在继承和发展中，我们必须积极慎重地处理，使它的

民族性、时代性得以继承并发扬光大。

4.戏曲艺术的特征是在它的长久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

形成的，这些特征具有极其深厚的广泛的“人民性”基础；

戏曲的民族性和时代性，都是建立在“人民性”的基础上

的，具有强大无比的前进力量。中国戏曲在发展过程中还

形成另一个特点，即剧种、剧目多样又统一的“百花齐放”。

我们一定要将这种局面继续保持下去。

关于“继承、发展、创新”的具体事例，普遍存在于先

生的理论著述之中，也存在于诗词、剧本创作中。

先生所作剧作不多，而且都是改编，但时代精神和创

新意识贯穿其中。有两个例子比较鲜明。一个是《蝶双

飞》，一个是《海陆缘》。

《蝶双飞》写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剧团“等米下锅”

的情况下完成，剧本显得有些粗糙，演出却很成功。在张

家口这个不到 20万人口的城市，连演时间很长，说明人民

对它很欢迎。从近两千年前的《孔雀东南飞》，到其后的

《钗头凤》《梁祝》，多少青年人和他们的爱情被毁灭！

人们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写在书里，但又无可奈

何！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推倒“三座大山”，人民成

了主人，这是一个与前时代不同的“革命的时代”，所以梁

山伯这个忠厚、善良、温顺的书生在“楼台会”中遭受致命

的一击后，马上变成一股烈火，烧向旧社会；而祝英台这

个多情、聪明的女子，为了不使梁山伯伤心过度，只得掩

饰内心的痛苦，说出了“殉情”的心愿，唱出“在生不能为夫

妇，死后同在一处埋”。一次演到这里时，台上台下一片哭

声，一个青年解放军战士突然站起来叫：“别哭啦！我受不

了啦！”这气势好像，如果他面前真有一个具象的封建礼教

“实体”的话，他定会一脚把它踢到九霄云外去。这个解放

军战士，代表着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时代心声。

另一个剧本是《海陆缘》。这个剧本改编自元杂剧李

好古的《沙门岛张生煮海》。20 世纪 50 年代写成、上演，

取名《仙锅记》。直到“地球村”等概念的出现，才改写成

《海陆缘》，定义为“大型灯彩神话喜剧”。故事的大框架

依旧，思想境界、艺术形式却有了很大变化：从人神相

恋、意志力考验引申至有关人类命运历史发展的“大主

题”；从艺术形式上说，“灯彩戏”更适合神话题材，用得

好会激发更多的创新。除此之外，《海陆缘》还在戏曲角

色 体 制 上 亮 了 一 个 新 行 当 ——“ 副 末 开 场 ”的“ 新 副

末”——昆仑山来的毛女。她新在哪里？其一，她既执行

解释剧情、预告结局的任务，又是戏剧中的重要人物。其

二，她是女性，“女副末”历来很少见。其三，就人物身份

而言，她是一个“哲学家”，在“开场”中，她讲了宇宙万物流

变不尽的道理，点出剧本主旨；到了“终场”，在大海即将开

煮的情势下，她又劝导龙王这个霸气十足的“顽固分子”改

变立场，开放海洋。

万有一体，阴阳相济，

浑无际，环环相扣，生生不息。

你看那，春日融融花生地，

夏木繁荫百鸟啼，

秋风大海洪波涌，

冬雪飘飘，婀娜世界着舞衣。

都只为，大地拥海海浮陆，

海陆相依景瑰奇。

都只为，日月星辰高天旋，

寒来暑往成四季。

可笑你，心偏执，逞霸气，

生扭海陆作仇敌。

自尊自大自得意，

好一似醉筵舞虫蚁。

你做了几千年的混沌梦，

如今该挥开昏雾任心飞。

快把你慈父柔情恢复起，

为你娇女亲手结缡。

你把那大海珍宝作陪嫁，

我也用地上珍奇比配你。

要让那大陆海洋一片欢乐呈和气，

做一个，人天大欢喜，福齐文亦齐。

终场谢幕时毛女说：“谢谢观众，回家做个好梦！”

高占祥先生读了剧本对作者说：“这个梦做得好，大

家都做个梦！”

（三）全心全意的热爱精神

先生热爱戏曲，热爱祖国优秀民族文化，把毕生的心

血、时间都花在了戏曲上面。他对许多剧目价值的新认

识；他对一些重要的美学思想的新阐释；他提出“现代戏

趋于成熟”；他提出戏曲改革要“与时俱进”“加强建设”；

他提出要尊重戏曲艺术规律，充分发挥演员表演的特长，

以彻底摆脱戏曲舞台的“话剧影响”等，大大提高了我们

对自己这份民族文化的认识和继承发扬的信心。有些人

说：“郭汉城干了一辈子戏曲，长长的六十年中，只做了两

件事。前三十年说戏曲好，今天说，明天说，后天还说；后

三十年说戏曲不会亡，今天说，明天说，后天还说。”话虽

简单，却出自肺腑，动于真情。

先生这种对民族文化的热爱，自然也会影响他与演

员的关系。先生在工作中，结交了很多演员，有“泰斗”级

的，有“大师”级的，也有剧种的代表性人物。由于机缘和

条件不同，交往有多有少、有深有浅，但都有一个共同点，

即为了事业，结成了友谊。谈诗论戏，十分高兴。昆曲

演员石小梅与先生认识较早，交往很多。她在《南京日

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我的老观众郭汉城》中，这样讲

了与先生的关系：“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老观众，这个

老字包含着信任、熟悉和期待。我有一位老观众，他就

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德高望重的学者郭汉城先生。作为

老观众，他对我的关怀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件事更让

我终生难忘……”直到现在，汉城先生已经是百岁以外的

人了，不能出门看戏了，石小梅每次到北京演出后，便邀

约搭档、笛师，到先生家里为老人唱曲。这位“柳梦梅”，

没有道具，就找了一棵葱当“柳枝”唱起来……她从来没

忘记先生爱听曲：“平生爱听还魂曲，肠断金陵第一枝。”

先生热爱演员，不仅因为个人原因，更是出于对中国

戏曲演员的总体认识。中国戏曲演员爱国家，爱人民，长

久保持了与人民的联系。历史上，艺人卖屋承戏、卖牛建

团的事情很多，他们走遍山川大地，把戏曲锣鼓的声音，

把欢乐，送给人民，送到山隈水陬、穷乡僻壤。

中国戏曲演员，特别重视艺术。“戏比天大”“爱戏如

命”是对他们这种精神的概括。他们重视学习，重视继

承，更重视创新，重视突破前人窠臼，自己“开宗立派”。

先生在为吴乾浩主编的“京剧泰斗丛书”写的序言中说：

只有“开宗立派”的演员，才称得起“大演员”。一般的流

派继承者，顶多称个“好演员”而已。汉城先生特别喜欢

有创造性的演员，多一个有创造性的演员，中国大地上便

多矗立起一座高峰。汉城先生期盼在戏曲的园地里，出

现“大演员”，出现新时代的高峰。

（四）对伟大理想的追求精神

在漫长的革命进程中，道路并非笔直，遇到的困难、

挫折很多。先生何以能“不改初心”，坚持到底？一句话，

受伟大理想的鼓舞。这是一条红线，贯穿在整个《文集》

之中。在战争时期，他受“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理想

鼓舞；胜利以后，社会主义建设的飞速发展，更坚定了他

对国家前途的信心。

1992年，先生到太湖边上的鼋头渚，赋诗一首：

鼋头渚上望三山，天际沉沉白浪寒。

四月樱花飞作雪，犹投一瓣入波澜。

其 寓 意 是 很 清 楚 的 。 先 生 的 这 种 态 度 ，在 另 一

篇《述怀》长诗中，讲得更为明白，他说自己从小参加

革 命 ，受 了 共 产 党 的 教 育 ，学 习 了 马 克 思 主 义 ，懂 得

了 生 命 的 价 值 ，是 人 民 的 力 量 鼓 舞 他 在 种 种 困 难 挫

折 面 前 不 低 头 。 他 提 出 一 个 社 会 主 义“ 志 节 ”的 问

题，他说：

古称白头吟，今也重志节。

江流石不转，马列势难易。

人民是根本，民主不可缺。

坚持党领导，党风最关切。

教科和文化，都关生产力。

慎行长不悖，万世固基业。

道路艰且远，终可达鹄的。

老也何足悲，此心长似铁。

这样提“志节”问题，不是出于一时“激愤之情”，也

不是空洞的“高调”，是基于伟大理想的“根”与“情”。

“四人帮”被粉碎后，在万众的欢呼声中，一种消极

情绪很快流行起来。挂横轴“难得糊涂”、成“居士”、喊

“河殇”……

先 生 不 受“干 扰 ”，在 这 个 时 期 ，不 断 写 出 热 爱 祖

国 、歌 颂 理 想 的 评 论 、诗 词 ，如《龙 女 桑》《多 瑙 河 之

歌》《永 遇 乐·对 海》《江 城 子·香 山 红 叶》《西 江 月·雨

中 荷》。《咏 花 四 律》，歌 颂 改 革 开 放 ，歌 颂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歌 颂 反 腐 倡 廉 ，歌 颂 党 的 十 八 大 ，最 后 以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的“ 但 凭 香 远 方 倾 倒 ，未 必 金 多 可 做

媒。紫陌春风自本色，一番幽梦是心裁”的高风亮节

作结。

这里所举的仅是少数例子，我们在《文集》中看到，

先生越到晚年，这种精神越坚定，在一些长篇歌行中

越显突出，如《宝剑歌》《鸟殇之歌》《古今情歌》等，这

些诗篇塑造了一些普通人的形象，歌颂了他们伟大崇

高的道德理想。当然，在汉城先生的笔下，也不乏自

照镜子的“奥野”、抱住地球倒着爬的“蝜蝂”、光脚逃

的威风扫尽的“总统”，不乏甘当侵华日军“干儿子”的

丑类。

先生曾在将近期颐之年，写了一首带点感叹性的诗：

偶入红尘里，诗戏结为盟。

八极神宛转，山川气崚嶒。

东丘啼豺虎，西窟有饕蚊。

乃苦白日短，看剑一沉吟。

看起 来 有 点 消 沉 ，其 实 并 不 消 沉 。 我 们 的 时 代

已 经 到 了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上 的 新 时 代 ，一 个 富 强 、

民 主 、文 明 、和 谐 、美 丽 的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强 国 在

向 我 们 招 手 。 我 们 的 民 族 文 化 、我 们 的 戏 曲 ，必 须

紧 紧 抓 住 这 个 机 会 。 但 这 条 道 路 如 何 走 ？ 如 何 走

得 好 ，走 得 顺 ？ 所 以 先 生 要“ 看 剑 一 沉 吟 ”。 实 践

证 明 ，只 有 认 真 学 习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学 习 一 系 列 文 艺 理 论 ，才 能 树 立 起 坚 定 信

心 ，在 改 革 开 放 的 道 路 上 奋 勇 直 前 ，遇 到 困 难 不 动

摇 、不 退 缩 ，非 达 到 目 的 不 罢 休 。 先 生 年 岁 老 了 ，

自 知 以 后 许 多 事 将 无 法 顾 及 ，所 以 他 愿 把 自 己 的

经 验 告 诉 后 人 ，一 颗 拳 拳 之 心 令 人 感 动 。

总观《文集》，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令人坚信，

推动戏曲走上时代高峰与世界戏剧相融合，以开拓一

个 世 界 戏 剧 的 新 面 貌 、新 格 局 并 不 是 一 句 空 话 。 可

以想象，人类在和平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候，促

进 了 世 界 各 民 族 文 化 的 交 流 ，使 各 民族在本民族艺

术的基础上，产生出新的剧种和艺种。先生为此而赞

叹和喜悦。

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先生写了一首《春日》：

风和日暖任闲行，湖上寻诗趁好春。

恰恰莺啼珠贯柳，轻轻燕掠水无痕。

放飞日月笼中鸟，吩咐江山浪里人。

独坐湾头赏心乐，桃花喷火李花清。

先生说：“我老了，我已经超越生命的‘时间笼子’。

我喜欢看见后代俊彦、英雄人物奔波在江山风浪里，塑

造祖国、创造文明。我希望在和平的日子里，在中国广

袤的田野上，在世界广阔的田野上，桃花喷射出烈焰如

火的激情，李花飘散出贞静幽远的清香……啊，理想，崇

高的理想，伟大的理想，你多么美，你多么让人着迷，永

远着迷！”


